
驾驶员的贤内助
! ! ! !我是陪老伴来这家妇科医院做例行检查时
与她邂逅相遇的。她呢，是特地来伺候儿媳妇的。
就在前天晚上，儿媳妇在这里为她家添了个大胖
孙子，所以看上去虽然有些疲惫，但开心、喜悦和
幸福都写满在她的脸上。
屈指算来，我认识她已有 !"多年了。她叫晓

梅，退休前是一家区豆制品加工厂的普通员工，
丈夫姓沈，是公交车驾驶员，因为安全行车 #"万
公里无事故而获得 $%&%年上海市劳动模范的光
荣称号。那时，我在《人与车》杂志当记者，曾两次
去车队采访过她的丈夫。采访结束时，车队领导
很有感触地说，沈师傅能够精力充沛、全神贯注
地开好公交车，离不开家属的理解与支持，劳模
的奖章上也有老沈妻子的一半功劳，建议我去他
们家里看看，和晓梅嫂子聊聊，丰富采访的内容。

晓梅和丈夫全家居住在市北的一处棚户区。
刚嫁过来不久，婆婆便去世了，家中留下了一个体
弱多病的公公和尚未成年的小叔及小姑。公公因
患肺气肿而提前退休，打针服药是每天必修的课
目，送医院挂急诊也属家常便饭。白天犯病还好
办，晓梅可以唤胞弟、喊小叔、叫小姑，甚至请邻居
帮助护送老人去医院；夜晚发病，晓梅唤不到人就
借黄鱼车送，借不到车子就自己背老人去挂急诊。
丈夫的车队有的是车子，打个电话就成了，但她从
不这样做，也从不惊动丈夫，以便他集中精力安全
开车。从家里到医院有好长一段路，背病人上医院
确非易事，碰到阴雨或下雪天则更艰难，简直像一
场“生死搏斗”。背到半路实在背不动了，晓梅就
靠着墙角歇一息，喘口气，接着再背走。
医院的大夫和护士都说老人有福气，有个这

么孝顺的好女儿。老人一直想告诉大夫和护士，晓
梅不是女儿，是媳妇，但晓梅不让公公说出真相。
时间久了，“媳妇背公公上医院挂急诊”的新闻还
是不胫而走，很快在晓梅的单位、里弄传开了。
那时，上海的住房难，晓梅家也不例外。晓梅

的小叔年届而立，对象有了，独缺婚房。丈夫念及
手足之情，想将自己不足十平方米的住房让出来
给胞弟结婚，却又担心妻子不同意，一直缄口不
语，只是闷在肚里。老父亲也整天眉头打结。晓梅
早就看出了丈夫的心思，便主动表示愿意让出住
房，全家睡后面的阁楼。她娘家人知道后坚决反
对，晓梅苦口婆心做通了娘家人的思想工作，又忙
着为小叔子布置新房，张罗婚事。在喜气洋溢的婚
宴上，新娘和新郎双双感激地向长嫂似母的晓梅
敬酒：“好嫂子，真难为你了！”

我被晓梅的故事深深打动，写完老沈的采访
稿，又很快写出了《驾驶员的贤内助》一文。'%&%

年底，这篇文章在全市宣传城市道路交通安全的
征文中，意外地获得了特别奖，并在上海人民广
播电台播放多次。领导和同事都笑称我这篇获奖
文章是“刈草逮兔子———意外的收获。”

还有一喜是啥事
! ! ! !常说女性心细，记忆力好，此话不假。!"多年
过去了，在熙熙攘攘的妇科医院大厅里，晓梅一
眼认出年逾七旬的我，并能正确报出我的姓名，
令人惊讶。

她笑着告诉我，上世纪 %"年代初，他们那的
“穷街”动迁了，她们家分到了一套三室一厅的新
居，在一楼，是动迁办为照顾她家送老人就医方便
而特意调配的。我问起她公公的健康状况：“老人家
现在好吗？”她低垂眼帘，摇摇头，半晌才说，公公是
在新房子里住满 #年并且过完 ("岁寿辰之后才去
世的，走得还算安详。“爹爹这病是年轻时落下的。
想想老一辈人的生活过得真是太苦太
难了，他们如果能过得好一点，再多活
几年，我们做晚辈的孝敬和照顾他
们，完全是应该的。可是，可是……”
晓梅抹着泪珠，哽咽得说不下去了。

我宽慰她：“你是个好媳妇、好妻
子、好嫂子、好母亲，以后肯定是个好婆
婆、好奶奶。我有空一定会去新房子看
望你们，请回去先代我问候沈师傅。”
过了几天，晓梅的丈夫老沈打来

电话，高兴地说，媳妇和小孙子平安回
家了，家里就像过节一样热闹。再过几
个礼拜，他也要正式退休。前不久，同
在公交部门担任车辆检修保养技师的
儿子被批准加入党组织，家里喜事接
踵而至，可谓四喜临门。届时，邀请我
一定要去他们的新家聚一聚。

那天，晓梅跟丈夫、儿子，还有老
沈车队的领导和几位同事，特地到地
铁站的大门口来迎接我，让我受宠若
惊，感动不已。多年未见，老劳模除了

两鬓稍有些灰白外，风采依旧，加上人逢喜事
精神爽，精气神不减当年。一路上，他拉着我
的手，诉说分别十多年间的思念，畅谈车队和
家庭的变化。我心头始终有个疑惑，逮空便问
他：“你在电话里说四喜临门，我算来算去只
有三喜，还有一喜是啥事？”老沈与晓梅却都
笑而不答，让我更是迷惑不已。
谈笑间，我们来到主人家门口。我想，待

大伙坐定后一定要问个明白。但他们夫妻俩
不是请我进门，而是要将我迎到楼上去，他们
的儿子小沈甚至朝楼上挥起手，随口念了一
句唐诗：“欲穷千里目，更上一层楼。苏老师，
楼上请！”我更觉一头雾水———上个月在医院
里，晓梅清清楚楚告诉我，他们的新居在一
楼，是为了方便送公公去医院治病。难道是老
人离世后他们家又乔迁了？抑或是小夫妻俩
在这栋楼上还有一套新房？

慷慨换房急人难
! ! ! !老沈父子俩一左一右搀扶着我来到 )"!

室，刚坐满月子的媳妇笑盈盈地给我们开门。
这是一套三居室，窗明几净，三面采光，四处

通风，偌大的客厅中间摆放着一只能容纳十几个人聚餐的圆桌。
大家坐定后，边品尝着香茗边欣赏着小夫妻俩结婚庆典时的录

像。老沈介绍说，儿媳妇亚萍也是在“穷街”长大，她性格开朗，乐于助
人，老爹爹在世时非常喜欢她。老人在家里或住院，她总是忙里忙外，
悉心伺候，亲得就像一家人。儿媳亚萍笑着摇摇手，婉拒公爹的赞扬，
转身对我说：“以前我们住的老地方，弄堂狭窄，道路坑坑洼洼，消防
车、救护车根本开不进来。一旦发生火警总是全体出动，众人出手相
助，没有一个袖手旁观。半夜里，谁家有老人犯病，媳妇扶着婆婆、女
婿背着老丈人上医院是常有的事。我们年轻一代耳濡目染，做这点分
内之事，那是再自然不过的呵！”

这时，婴儿卧室的门轻轻地打开了，晓梅挽着一位衣着整洁、举
止端庄的中年女性走出来。我定眼一看，这不是柳淑娴吗？我又惊又
喜，起身问：“小阿妹，你也在……”她迎上来跟我握手，笑容可掬地
说：“老阿哥，想不到吧？我们大家恭候你多时了！”
我和淑娴是在工人文化宫文学创作组认识的，至今已有 !"多

年了，她称我“老阿哥”，我唤她“小阿妹”。她擅长诗词和散文，我每
期不落都能收到她寄来的由她主编的企业报。但后来有较长一段时
间，企业报虽每期都能收到，却再也见不着她撰写的文字，我不免好
生诧异。今天才知道，原来一年前，她先生高工程师在现场布置和检
查生产情况时，行车吊钩上的钢丝绳突然断裂，吊在半空中的器件坠
落下来，砸伤了多名员工。高工程师身材伟岸，首当其冲，伤得最重，
脊椎骨几乎完全瘫痪。由于救治及时，总算保住了生命。为了照顾丈
夫，淑娴再也无暇写作。

老沈、晓梅与淑娴住在同一幢楼里，闻讯后多次前往医院探视。
回家后，晓梅与丈夫商量，打算将自家 '"!室的三房一厅让给柳淑
娴一家居住，为康复出院后回家休养的高工程师提供生活和出行上
的方便。夫妻俩把此打算告诉刚度完蜜月回来的小夫妻并征求他俩
的意见，儿媳亚萍首先表示赞同和支持。要晓得，那是小夫妻俩花了
'"万元刚装修和布置完不久的婚房啊！

开始，淑娴夫妻俩不同意晓梅家的决定与建议，表示心领了，不
过这份“厚礼”太重了，承受不起。企业领导获悉此事，决定由单位给
予一定的补偿，全力促成这件大好事。接着，居委会也参与进来了，众
位邻居也来撮合了……新事新办，实事实办，有梦圆梦。搬家那天，整
栋楼的邻居都主动出手相助，居委干部、户籍民警、义工、数家单位的
代表、同事也纷纷赶来帮忙，几十号人马浩浩荡荡，喜气洋洋，只消半
天光景，便把两家的桌椅板凳、锅碗瓢盆等统统安置妥当，摆放得整
整齐齐。区电视台还派出记者扛着“长枪大炮”前来助兴，拍了录像。
从此，两家人成了一家人，息息相关，休戚与共……
淑娴以平静的语调叙述了此事的全过程，感激之情溢于言表。

我终于明白，这就是老沈与晓梅对我秘而不宣的第四件喜事！
心中的疑团解开了，今天确实不虚此行。主人精心准备的晚宴是

丰盛的，我却已无暇细品。我满心充盈着感动，只想早点回家，把我过
去经历过的、现在亲眼目睹的好事、善事、喜事
忠实地记录下来，与大家分享与共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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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 !金老师是大学教授，是机械、机电
方面的专家，除了正常的教学任务，还
被劳动局聘为中高级技师论文答辩评
审专家。很多个双休日，金老师放弃休
息赶赴考场，参加评审。
金老师告诉我，考评组由五人组

成，他是组长。为体现公平公正，他们
严格把关，要想拿到证书，不下苦功
夫，没有真才实学，是断断不行的。
“十几个考生参加考评，全军覆灭

的情况时有发生，看到他们沮丧的表
情，不忍和遗憾会让我们有纠结、难受
的感觉。不过，大家心里都明白，我们
必须严格把好这个关，必须保证这个
证书的含金量。这是对企业和社会的
负责，也体现我们这些所谓的专家对
人才和知识的尊重。”

有的“准技师”屡考屡败，心有不
甘。要知道，这张证书对于他们来说，
实在太重要了。高级技师不但薪资高、
退休待遇好，而且还可以作为人才拿
到上海的户籍呢！为了取得这“性命交
关”的证书，他们想“东方不亮西方
亮”，利用“潜规则”给自己助力。
“他们真有办法啊，转弯抹角找到

我的同事、朋友，要求我帮帮忙，手下留情，让他
们通过考评。我经常接到这样的电话。有时候，
还索性带着考生来我家‘公关’……”
“那你蛮尴尬的，怎么应对呢？”我问。
“是啊。回绝吧，朋友会觉得我太不给面子；

应许吧，又违背了我为人处世的原则。怎么办？
我就这样说，我也希望考生通过考评，我可以这
样帮助他———让他利用休息日来我办公室，我
给他辅导几次吧！这样，既给了朋友面子，也不
影响考评的严肃性。”金老师笑着说。
“只是，增加了你的工作量，牺牲了你的休

息时间。”我说。
“这个就无所谓了，我其实还是很希望他们

通过考评的，当然是靠自己的实力和努力。”
“潜规则”遭遇了软钉子。难能可贵的是，金

老师虽然把窗子关了，但却打开了透着希望的
大门。他成了义务辅导老师。揣着希望而来的考
生，第一次上门求教，为表感激、感谢之情。都会
奉上厚礼———红包或是各种消费卡。虽然金额
可观，却打不动金老师金子般纯净的心。
“我说，我是义务辅导，我就希望你们好好

复习，争取通过考评。我不会收这个礼，你们这
样做，我会生气的……这几年，我辅导过的考
生，差不多都通过考评拿到证书了，我为他们高
兴，也蛮有成就感的。”金老师停了停继续说：
“有的考生，评上高级技师后，会特地跑来当面
告诉我这个好消息，同时再次拿出厚礼，让我一
定收下。我当然不会收喽！有的人尊重我，不再
坚持，有的人执拗，乘我不注意，留下厚礼闪人，
那我只好找到介绍人，让他退还。到现在为止，
我就收了一个礼物，一件名牌衬衫。那考生是外
地农村来沪打工的，四十多岁，他说，他已经落
户上海了，说你是专家教授，能义务给我辅导，
让我很感动，我知道你不会收红包，看你平日衣
着普通，我就送你一件名牌衬衫，这是我全家人
的心意，请你一定收下……这次我破例了！”
听着金老师平平淡淡的讲述，让我在久违

的感动和温暖中思忖：若我们这个社会多一些
金老师这样坚守良知的知识分子，那该多好啊！

感谢金老师，让我在嘈杂、浮躁的当下，看
到了干净、安静和美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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